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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隔离点当“点位长”
□陆遥

美育园丁冯则义
□王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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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赶路人
□邓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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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窗
片羽

4月15日下午2时许，我接到黄书记的电话：“老陆，
现在抗疫形势十分严峻，我镇隔离点任务繁重，需要一名
有一定管理经验的人员去轮岗一段时间，你看如何……”
听着黄书记言辞恳切的话语，时刻准备上“疫”线的我毫
不犹豫答应下来。

三天后一早，我带上简单的换洗用品和尚未来得及
喝掉的几包中药，来到镇上的货隆隔离点“走马上任”。这个
点是由一所合并后闲置下来的学校改造而成，共有三幢。
其中一幢已做隔离点，被隔离的人员一般在30人左右。

“隔离点是一个特殊的战场。这里是确诊病例密接、
次密接以及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的集中地，也是控制
潜在危险的重要保障。大家在一起工作是一种缘分，既
要做好自身保护，又要严防疫情扩散。虽然我们人手少，
但要打造成一个坚强的团队，这样才能不折不扣完成党
委政府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在召开的第一次例会上，
我说。

要说“点位长”是多大的官，用10个字可以概括：昼
夜连续转，事事要操心。只要是点位上的事，点位长都要
管。上班的当天上午，我和年轻的信息员“小胖子”张峰
源为谁晚上守在值班室发生了争执。我说今后由我晚上
在值班室值班，可小胖子不依不饶，他说自己年轻，是党
员，又有过隔离点工作经历，由他值。“还是由我守值班
室，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以“点位长”为名“抢单”。

当日中午，接镇防疫办通知，一名次密接人员来点隔
离，我们立即做好准备。一小时后，我们按照流程将隔离
人员送进房间。消杀员、医生跟进进行消杀和核酸采
样。下午，我看到隔离点内外因其他楼装修有散落的垃
圾，便拿上工具里外打扫。不知不觉，已近傍晚。隔离点
一天就进了一个人，没有外人说得那么邪乎，我犯起嘀
咕。然而，时间不长，我的这种想法就被现实击得粉碎。

当晚10时许，两个家住悦来镇、在上海从事蔬菜贩
运的男子被专用车辆送至点位，我和同事立即进入状
态。信息摘录、信息上报、隔离告知、安排房间等一系列
工作完成后，已近次日零时。凌晨1时30分许，刚到值
班室不久，我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遂出门查看。

灯光下，我看到一名中年男子拖着行李箱正从工作
人员通道进来，我立即喊他停下。询问得知，这名男子是
被送来隔离的。我让他站在原处，不要走动，然后立即穿
上防护服来到外面，引导其走向隔离区通道。听到声音
的其他人员也迅速到达各自岗位。不久，男子被顺利送
进隔离点。此时，外面已传来金鸡报晓声。

翌日下午，一对次密接父子被送至隔离点。就在我
们隔着玻璃门录取信息时，发现年老的男子气色很差，其
儿子说父亲患了绝症，就怕隔离时有个三长两短。我立
即将情况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上级很快回复派车送医
院救治。两天后我获悉，病入膏肓的老人抢救无效病
亡。当日晚上，我们点又陆续收进5名人员，大家度过了
一个不眠之夜。

被隔离的人员一旦待上几天，或者隔离到期，心情便
会烦躁焦虑，尤其是脾气急躁的人不时打电话到值班室
询问，甚至出言不逊，我们总是静静让其发泄，然后耐心
劝说，送去人文关怀。对耐不住寂寞走出房间的人员喊
话疏导，劝说他们回房间。每天除按时向他们提供热腾
腾的饭菜外，还将上级慰问我们的牛奶送给他们喝。

我上岗的第三天晚上近8时，办公室突然停电，漆黑
一团，幸好隔离楼的灯还亮着。我立即打电话给有关部
门，人倒是来了，可他们说，这是内线，不在他们管的范
围。我急了，经再次交涉，告知其利弊，他们排除了故障。

从一个个紧皱眉头的隔离人员进来，到一个个被解
除隔离的人员开心离去，我们的团队为此付出了许多。
负责消杀打扫的小何成天在隔离楼爬上爬下，消毒打扫，
送去一日三餐。经常是早饭当中饭，中饭当晚饭。

两名大白整天在隔离区双采双检，测量体温，下楼
后，极度疲乏的他们往往在脱防护服时，整个身子像要瘫
下去似的。还有信息员、安保……

大家的目标唯有一个，就是战胜疫情，恢复安宁美好
的家园。

开始上班之后，常常需要
在天还未亮的时候，独自驾驶
在如城的街道上。

闹钟响起，黑暗中亮起橙
黄色的小夜灯，把喝饱了奶的
女儿轻轻放在丈夫身边，蹑手
蹑脚地走出暖烘烘的家。凌晨
五点的如城，楼房、街道、绿化
带，万物笼罩在薄薄的雾气下，
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空气中
有清冷的味道，驱散了残留的
睡意。

我曾在产假中想象过无数
遍这样的场景，认为那将是异
常艰辛的画面，但当时间慢慢
走到这一天的时候，先前的焦
虑和担忧慢慢被井然有序的生
活节奏抚平了。

一个有早读课的凌晨，我
像往常一样小心翼翼地驾驶，
后视镜里有红蓝相间的亮光急
切地闪烁着，是一辆救护车，在
小城还在沉睡的时候，有人在
和死神赛跑，我向右打了点方
向留出了超车空间，车子却一

直没有超向前。一直行驶到双车
道的红绿灯路口，我余光瞥见驾
驶室里的司机，戴着口罩，神情严
肃，驾驶谨慎，在凌晨的路灯下，
看起来有些庄严肃穆。通过红绿
灯路口之后，驶向了车辆较少的
334省道，救护车开始加速开到
了我的前面。红蓝灯光在街道上
闪烁着，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让人
肃然起敬。

我不由得浮想联翩，此时救
护车里的司机驾驶得小心翼翼又
争分夺秒，车内有随行的医护工
作者，有陪伴着患者的家人，大家
齐心协力地守护着脆弱的生命。
在这看似无边无尽的黑暗里，闪
烁着生命和爱燃起的火焰。

临近学校，我拐进了王石线，
救护车直行向西，慢慢消失在我
的视线里，留下久久萦绕在心头
的精神力量。

后来，我慢慢发现，黎明时分
的如城有很多和我并肩赶路的
人。

建筑工人们骑着电瓶车、戴

着安全帽在黎明中前进，冷风呼
呼地灌进工装里，脖子缩一缩、衣
领拉一拉，不辞辛劳地向前赶路，
相信自己一定会为家人创造更好
的生活。

出警的警车一路鸣笛，呼啸
而过，车内的值班民警也许彻夜
未眠，但一接到报警电话，堆积的
疲惫一扫而空，第一时间急切地
赶往报警地点，守护着如城百姓
们的安全。

一路上还有很多不知是何身
份的同行者，也许和我有着不同的
职业，来自不同的家庭，奔向着不
同的目的地，但能让我们对抗着困
意和疲倦，聚精会神地赶路的，一
定是肩上扛着的责任和信念。

总是在晨光熹微的时候到达
学校，孩子们背着书包陆续跑进
校园。第一缕阳光斜斜洒进教室
的时候，书声就从教学楼里飘扬
出来。站在教室里，看着朝阳之
下远处的河流和田野，听着禾苗
奋发向上拔节的声音，开始期待
这崭新的一天。

最近永远离开了我们的通
大老师冯则义，毕生奉献给美
术教育事业，大家称他为美术
教育战线辛勤的园丁。

冯老师和蔼待人，对学生
和教学则一丝不苟、无比严
苛。20 世纪 80 年代有幸相
识，在多个会议中谈及大、中学
校美术教学，他认为绘者，包括
从事西画门类，也应了解传统
书法、篆刻，他举了徐悲鸿、刘
海粟、李叔同，既能擅西洋画，
也重视书法、篆刻等民族艺
术。冯老师主张高校重视书法
印章教学，当时他主持中学美
术教师培训班，特地邀约我为
培训班开了两堂篆刻课。班上
的周俭如、马仲林、於仲泉、汪
锡霞等老师谈及那期培训，感
动于冯老的前瞻性。

他认为幼儿、少儿应从小

培养美术兴趣和动手能力，他寻
聘优秀美术师资，开办南通市业
余美术学校。1987年9月，我带
孩子去报名，遇到冯校长，他即建
议我参加美校教学，他充分利用
少儿、幼儿特点，让我和郑保明搭
班，教幼儿儿童画和刻印；与吴力
行搭班，教少儿书法和刻印。提
高学员兴趣，事半功倍。教学大
纲和听课等项，他让教导主任徐
培建和我对接。我佩服冯先生的
教学经验和组织能力。

2000年9月，电话中传来冯
老师亲切的口头禅：“我跟你说”，
他说受易国杰院长之聘，任紫琅
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主任，并向
校方建议，在艺术系中开设篆刻
课，让高职学校的学员掌握篆刻
技巧。他带我看了系里石膏教
具、工作室、资料室等阵容，增强
了我参加高校教学的信心。他与

我细化了教材遴选、大纲和备课
笔记，在具体教务方面，又安排徐
培建、姜冬莲、沈九美等老师协
调，班务、备课笔记抽查以及互相
听课必不可少，让我积累了不少
院校讲课的经验。他还安排助教
老师协助班务，结业时编印学员篆
刻作品集《紫琅印选》。好些学生
在毕业设计中，充分采用篆刻元
素，收到突出的视觉效果，达到学
以致用。许多外地来通大学生毕
业后在南通家纺、广告、媒体等行
业找到岗位，也发挥了篆刻特长。

冯老师是江苏省中学美术教
材副主编，执编大量实用教材。
他在教学中，也身体力行从事创
作，水彩、水粉、风景画、木刻、素
描皆能，留下大量可贵的教学财
富和艺术作品。生前，今年4月，
他的《牧场掠影》入展通大建校
110周年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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